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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簡
介

安
東
尼
．
聖
艾
修
伯
里
︵A

ntoine de Saint-Exupéry, 1900-1944

︶
，
飛
行
員
、

作
家
、
飛
行
員
，
出
生
於
法
國
里
昂
︵Lyon

︶
名
門
世
家
，
四
歲
時
父
喪
，
由
母
親
扶

養
成
人
。
十
二
歲
那
年
，
他
首
次
搭
乘
飛
機
；
待
二
十
一
歲
入
空
軍
服
役
，
擔
任
飛
機

維
修
兵
後
，
他
才
正
式
學
習
駕
駛
飛
機
，
終
生
以
駕
駛
飛
機
為
職
。

聖
艾
修
伯
里
的
人
生
經
驗
豐
富
，
曾
經
參
與
法
國
、
非
洲
、
南
美
洲
航
線
的
開
拓

工
作
；
生
活
在
撒
哈
拉
敵
對
的
阿
拉
伯
部
落
間
；
擔
任
特
派
記
者
，
並
訪
問
過
內
戰
時

期
的
西
班
牙
、
史
達
林
時
代
的
蘇
聯
；
獲
得
過
十
三
項
航
空
科
技
發
明
的
專
利
權
。
更

在
四
十
三
歲
時
，
以
超
齡
八
年
之
姿
，
當
上
了
世
界
最
年
老
的
戰
鬥
機
飛
行
員
。
而
在

生
命
中
的
最
後
幾
年
，
他
參
加
了
反
納
粹
戰
爭
，
於
出
使
地
中
海
任
務
途
中
失
蹤
︵
後

來
確
定
遭
敵
軍
擊
落
，
其
飛
機
殘
骸
在
六
十
年
後
才
被
尋
獲
︶
。

飛
行
員
的
身
分
，
讓
聖
艾
修
伯
里
得
以
從
天
空
的
高
度
觀
察
世
界
，
探
索
人
生
。

在
那
個
年
代
，
飛
機
的
穩
定
裝
置
系
統
仍
不
完
善
，
聖
艾
修
伯
里
曾
多
次
發
生
飛
行
意

外
，
有
一
次
甚
至
被
迫
降
落
在
撒
哈
拉
沙
漠
上
。

飛
行
的
經
驗
讓
他
寫
下
了
多
部
作
品
，
如
《
夜
間
飛
行
》
︵V

ol de N
uit

︶
、

《
南
方
的
通
訊
》
︵C

o
u

rrier S
u

d

︶ 

、
《
戰
時
飛
行
員
》
︵P

ilo
te d

e D
e 

G
uerre

︶
、
《
人
的
土
地
》
︵T

erre des H
om

m
es

︶ 

及
最
負
盛
名
的
《
小
王
子
》

︵L
e P

etit P
rince

︶
。
其
中
，
被
譽
為
成
人
童
話
的
《
小
王
子
》
，
迄
今
已
被
翻
譯

超
過
一
百
八
十
種
語
言
。
文
中
流
露
聖
艾
修
伯
里
與
祖
國
、
妻
子
以
及
童
年
時
代
的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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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，
並
給
予
成
人
習
性
與
現
代
社
會
極
尖
銳
的
諷
刺
。
這

也
使
他
在
二
十
世
紀
法
國
近
代
文
學
史
上
，
被
視
為
是
追

求
新
的
人
生
價
值
、
新
的
人
道
主
義
原
則
的
代
表
作
家
。

聖
艾
修
伯
里
獨
特
的
人
生
哲
學
在
其
著
作
中
表
露

無
疑
。
由
於
其
一
生
驚
險
奇
峻
，
作
品
深
富
旨
趣
，
加
上

為
國
捐
軀
的
忠
烈
形
象
，
使
他
頗
負
盛
名
。
在
里
昂
甚
至

有
個
以
他
命
名
的
聖
艾
修
伯
里
國
際
機
場
機
場
；
而
他
逝

世
五
十
週
年
時
，
相
關
紀
念
品
如
郵
票
、
明
信
片
等
不
勝

枚
舉
，
法
國
政
府
更
發
行
印
製
他
與
小
王
子
畫
像
的
五
十

法
郎
紙
鈔
，
向
這
為
偉
大
的
作
家
致
敬
。

獻
給
利
昂
．
瑞
斯

我
希
望
喜
愛
這
本
書
的
小
孩
能
諒
解
我
將
此
書
獻
給
一
位
大
人
，

我
有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理
由
：
他
是
我
在
這
世
界
上
最
好
的
朋
友
。

另
一
個
理
由
是
：
這
個
大
人
無
所
不
知
，
甚
至
包
括
童
書
。

第
三
個
理
由
是
：
他
住
在
法
國
，
他
在
那
裡
既
餓
又
冷
，
很
需
要
鼓
勵
。

假
如
以
上
的
理
由
還
不
夠
充
分
的
話
，

那
我
就
將
這
本
書
獻
給
這
個
大
人
還
未
長
大
時
的
那
個
小
孩
。

所
有
的
大
人
都
曾
經
是
小
孩
，
雖
然
很
少
人
記
得
這
個
事
實
。

所
以
我
修
正
我
的
獻
詞
：

獻
給
利
昂
．
瑞
斯

―
―

當
他
還
是
小
男
孩
的
時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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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我
六
歲
時
，
曾
看
過
一
本
故
事
書
，
書
名

叫
《
大
自
然
的
真
相
》
，
內
容
是
描
述
原
始
森
林

的
生
態
，
裡
面
有
一
幅
非
常
壯
觀
的
圖
畫―

―

那

是
一
條
大
蟒
蛇
，
正
在
絞
殺
吞
食
獵
物
的
情
景
。

書
上
說
：
「
大
蟒
蛇
嚼
也
不
嚼
的
，
將
整

隻
獵
物
吞
進
肚
子
裡
。
吞
下
後
，
牠
們
便
再
也
無

法
動
彈
，
要
花
上
整
整
六
個
月
的
時
間
，
一
面
睡

覺
，
一
面
消
化
獵
物
。
」

我
想
著
這
件
事
情
，
然
後
用
彩
色
鉛
筆
把
它

畫
出
來
。

第
一
次
就
畫
得
很
成
功
，
我
把
它
編
為
《
第
一
號
繪
畫

作
品
》
，
就
像
這
個
樣
子
：

我
把
這
個
傑
作
拿
給
大
人
們
看
，
並
問
他
們
害
不
害

怕
。
沒
想
到
他
們
卻
回
答
：
「
害
怕
？
一
頂
帽
子
有
什
麼
好

怕
的
呢
？
」

我
畫
的
並
不
是
一
頂
帽
子
，
而
是
正
在
消
化
一
隻
大
象

的
大
蟒
蛇
。

既
然
大
人
看
不
懂
，
我
只
好
再
另
外
畫
一
張―

―

我
把

大
蟒
蛇
內
部
的
樣
子
畫
出
來
，
好
讓
大
人
可
以
看
清
楚
。
他

們
習
慣
每
件
事
情
都
被
解
釋
得
清
清
楚
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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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我
的
《
第
二
號
繪
畫
作
品
》
：

這
一
次
，
大
人
終
於
有
反
應
了
。
他
們
說
，
不
管
是
不

是
可
以
看
得
到
裡
面
，
以
後
不
要
再
畫
大
蟒
蛇
了
，
應
該
專

心
研
讀
地
理
、
歷
史
、
算
術
和
文
法
才
對
。
因
此
，
在
六
歲

那
年
，
我
放
棄
成
為
一
位
偉
大
畫
家
。

第
一
號
和
第
二
號
作
品
的
失
敗
，
讓
我
十
分
洩
氣
。
大

人
們
自
己
什
麼
事
都
不
懂
，
總
是
要
讓
小
孩
為
他
們
解
釋
，

實
在
是
很
累
人
。

因
此
，
我
選
擇
了
另
一
種
職
業―

―

開
飛
機
。
我
幾
乎

飛
遍
世
界
每
個
角
落
；
地
理
學
的
知
識
也
確
實
幫
了
我
很
大

的
忙
。
只
要
瞄
一
眼
，
我
就
可
以
分
辨
出
是
在
中
國
或
美
國

亞
利
桑
那
州
的
上
空
。
當
你
在
夜
間
迷
航
時
，
這
樣
的
知
識
可
是
很
有
用
的
。

這
輩
子
，
我
接
觸
過
不
少
正
經
八
百
的
人
，
也
曾
體
驗
所
謂
的
成
人
社
交

圈
。
我
曾
就
近
仔
細
的
觀
察
人
們
，
但
並
未
因
此
改
變
我
對
他
們
的
看
法
。

有
時
，
遇
到
看
起
來
比
較
有
見
識
的
人
，
我
會
拿
出
我
的
《
第
一
號
繪

畫
作
品
》
︵
我
一
直
保
存
著
︶
，
看
他
是
否
真
的
看
懂
了
。
然
而
他
們
總
是
回

答
：
「
這
是
一
頂
帽
子
。
」

這
樣
一
來
，
我
絕
對
不
會
跟
那
個
人
談
起
大
蟒
蛇
、
原
始
叢
林
或
星
星
。

我
會
降
低
自
己
的
水
準
來
遷
就
他
，
跟
他
談
一
些
有
關
橋
牌
、
高
爾
夫
球
、
政

治
以
及
領
帶
等
等
的
話
題
。
而
他
則
會
非
常
高
興
，
能
遇
到
一
位
如
此
通
情
達

理
的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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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，
我
一
直
都
是
一
個
人
過
活
，
沒
有
什
麼
真
正
談
得
來
的
朋
友
。
直

到
六
年
前
，
有
一
次
，
我
的
飛
機
引
擎
發
生
故
障
，
在
撒
哈
拉
沙
漠
中
迫
降
。

當
時
，
既
沒
有
機
械
師
，
也
沒
有
任
何
旅
客
與
我
同
行
，
我
只
好
試
著
獨
自
進

行
艱
鉅
的
修
復
工
作
。
對
我
來
說
，
這
是
攸
關
生
死
的
大
事
：
我
所
帶
的
飲
水

僅
能
維
持
約
一
個
星
期
左
右
。

第
一
天
晚
上
，
我
睡
在
遠
離
人
煙
千
里
之
遙
的
沙
地
上
。
感
覺
比
發
生
船

難
，
乘
坐
救
生
艇
在
汪
洋
大
海
中
漂
流
的
水
手
，
還
要
孤
獨
、
絕
望
。
所
以
，

你
不
難
想
像
，
黎
明
時
分
，
當
我
被
一
個
微
弱
的
怪
聲
音
吵
醒
時
，
有
多
麼
詫

異
。
那
聲
音
說
：
「
可
否
請
你―

―
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？
」

「
什
麼
？
」

「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。
」

我
倏
地
跳
起
，
驚
恐
的
用
力
眨
了

眨
眼
，
仔
細
瞧
瞧
四
周
，
發
現
有
位
異
常

矮
小
的
小
傢
伙
，
正
用
一
種
嚴
肅
的
眼
光

盯
著
我
。
這
是
我
後
來
為
他
畫
的
肖
像
畫

中
最
好
的
一
幅
。

圖
畫
看
起
來
當
然
沒
有
他
本
人
來
得
吸
引
人
。
這
也
不
能
怪
我
，
自
從
六

歲
那
年
，
大
人
們
打
擊
我
的
畫
家
夢
想
之
後
，
除
了
看
得
見
和
看
不
見
身
體
內

部
的
大
蟒
蛇
外
，
我
未
曾
再
畫
過
任
何
東
西
。

我
睜
大
雙
眼
，
瞪
著
這
個
突
然
出
現
的
影
像
。
別
忘
了
，
我
當
時
正
身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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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遠
離
人
煙
千
里
之
遙
的
沙
漠
中
。
況
且
，
這
個
小
傢
伙
看
起
來
不
像
是
在
沙

漠
中
迷
路
的
樣
子
，
也
看
不
出
有
任
何
疲
乏
、
飢
餓
及
口
渴
的
虛
弱
，
或
恐
懼

的
樣
子―

―

他
實
在
一
點
也
不
像
個
在
沙
漠
中
走
失
的
小
孩
。

當
我
終
於
能
開
口
講
話
時
，
我
說
：
「
可
是
，
你
在
這
裡
做
什
麼
呢
？
」

他
緩
慢
的
重
複
道
：
「
可
否
請
你
…
…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…
…
」

當
不
可
思
議
的
事
件
太
過
強
烈
且
難
以
抗
拒
時
，
是
沒
有
人
敢
違
抗
的
。

我
從
口
袋
裡
拿
出
一
張
紙
和
鋼
筆
，
突
然
想
起
自
己
只
學
過
地
理
、
歷
史
、
算

術
和
文
法
等
科
目
，
我
略
微
不
悅
的
告
訴
小
傢
伙
，
我
不
會
畫
畫
。
他
回
答
我

說
：
「
那
沒
關
係
！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…
…
」

我
沒
有
畫
過
綿
羊
，
只
得
幫
他
畫
了
過
去
曾
畫
過
的
那
張
，
看
不
見
身
體

內
部
情
形
的
大
蟒
蛇
。
當
我
聽
見
小
傢
伙
看
到
畫
的
反
應
時
，
完
全
嚇
呆
了
。

「
不
！
不
！
我
要
的
不
是
一
隻
在
大
蟒
蛇
肚
子
裡
的
大
象
。
大
蟒
蛇
太
危

險
，
大
象
又
太
笨
重
了
。
我
住
的
地
方
，
每
樣
東
西
都
很
小
，
我
要
的
是
一
隻

綿
羊
，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。
」

既
然
如
此
，
我
就
畫
了
一
隻
綿
羊
。

他
仔
細
的
瞧
著
，
然
後
說
：
「
不
行
啦
！
這
隻
羊
看
起
來
病
懨
懨
的
，
幫

我
再
畫
一
張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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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是
，
我
又
畫
了
一
張
。

我
的
朋
友
溫
和
又
寬
容
的
笑
著
，
他
說
：
「
你
自
己
看
，
這
不
是
綿
羊
，

這
是
一
隻
公
羊
，
牠
的
頭
上
有
長
角
。
」

因
此
，
我
又
重
新
畫
了
一
張
。

但
，
就
像
前
兩
次
一
樣
，
這
張
還
是
未
能
達
到
他
的
標
準
。

「
這
隻
太
老
了
，
我
想
要
一
隻
可
以
活
很
久
的
羊
。
」

我
的
耐
性
這
時
已
經
快
被
磨
光
了
，
由
於
我
急
著
要
修
復
飛
機
引
擎
，
便

胡
亂
畫
了
張
圖
，
說
道
：
「
這
是
裝
綿
羊
的
箱
子
，
你
要
的
羊
就
在
裡
面
。
」

沒
想
到
，
我
的
小
鑑
賞
家
竟
面
露
喜
色
的
說
：
「
這
正
是
我
想
要
的
！
你

想
，
牠
需
要
吃
很
多
的
草
嗎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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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為
什
麼
這
麼
問
？
」

「
因
為
我
住
的
地
方
，
每
樣
東
西
都
很
小
…
…
」

「
那
裡
的
草
絕
對
夠
牠
吃
，
我
畫
給
你
的
是
隻
非
常
小
的
綿
羊
。
」

他
低
頭
端
詳
著
圖
畫
：
「
沒
那
麼
小
…
…
你
看
！
牠
睡
著
了
…
…
」

這
就
是
我
認
識
小
王
子
的
經
過
。

我
花
了
不
少
的
時
間
，
才
搞
清
楚
他
是
從
哪
來
的
。
小
王
子
問
了
我
很
多

問
題
，
可
是
卻
從
未
聽
進
我
問
他
的
問
題
。
我
是
從
他
的
談
話
當
中
，
一
點
一

滴
慢
慢
拼
湊
出
來
關
於
他
的
事
情
。

例
如
，
他
第
一
次
看
到
我
的
飛
機
時
︵
飛
機
對
我
來
說
太
複
雜
了
，
我
就

不
畫
了
︶
，
他
問
我
：
「
那
是
什
麼
東
西
呀
？
」

「
那
不
是
東
西
。
它
可
以
飛
，
是
一
架
飛
機
。
我
的
飛
機
。
」

我
挺
得
意
讓
他
知
道
我
會
飛
行
。
他
立
即
叫
道
：
「
什
麼
？
你
是
從
天
上

掉
下
來
的
？
」

「
沒
錯
！
」
我
謙
虛
的
答
道
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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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喔
！
真
有
意
思
！
」
小
王
子
哈
哈
大
笑
了
起
來
，
這
讓
我
有
點
生
氣
，

因
為
我
希
望
別
人
能
用
嚴
肅
的
態
度
來
看
待
我
的
不
幸
。

過
了
一
會
兒
，
他
又
說
：
「
這
麼
說
來
，
你
也
是
從
天
上
來
的
嘍
！
你
的

星
球
叫
什
麼
名
字
？
」

這
時
，
對
於
他
神
秘
的
出
現
，
我
漸
漸
有
了
點
頭
緒
，
反
問
道
：
「
你
是

從
別
的
星
球
來
的
嗎
？
」

他
沒
有
回
答
，
只
是
瞅
著
我
的
飛
機
，
輕
輕
的
搖
著
頭
說
：

「
也
對
，
坐
這
東
西
，
是
不
可
能
從
很
遠
的
地
方
來
的
。
」
他
神
遊
好
一

段
時
間
，
然
後
從
口
袋
裡
拿
出
我
畫
給
他
的
綿
羊
，
對
著
圖
畫
沉
思
了
起
來
。

我
的
好
奇
心
，
已
經
被
他
那
句
「
哪
一
個
星
球
」
給
挑
起
了
。
我
努
力
想

找
出
更
多
線
索
，
問
他
道
：
「
小
傢
伙
，
你
是
從
哪
裡
來
的
？
你
所
說
的
﹃
我


